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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重构了玛丽莲·梦露这一历史人物。本文将小说纳入消费文化的语境，分析诺

玛·珍成名背后，身体被消费文化规训和符号化建构的过程，以及对她的命运造成

的影响。消费文化借助电影媒介的意识形态操控作用和资本的权力运作，营造童话

梦境、规训女性身体，将诺玛·珍的身体打造成一个消费品符号；然而身体消费的现

代性悖论最终造成她自我认同的混乱和爱情、家庭、事业梦想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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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如梦：玛丽莲·梦露文学写真》（Blonde, 2000）（以下简称《浮生如梦》）是欧茨

（Joyce Carol Oates, 1938 —）以美国影星玛丽莲·梦露为原型创作的一部小说。与以往关于

梦露的传记或纪实性作品不同的是，欧茨在小说中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通过细腻的心理刻

画，将“灰姑娘”诺玛·珍·贝克（梦露的原名）追求童话梦想、成为电影中的“白公主”，并最

终幻灭的心路历程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说在出版后广受关注和好评，吸引评论界兴趣的更多

的是作者在书写这一历史人物时采用的独特视角。评论认为小说通过梦露的眼睛讲故事“角

度新颖”（Kloszewski 198），心理描写能“更好地让人们深入到她的内心世界”（Miller 6），而

且叙述方式的转换“也表现了文化的—我们或他们的—观点”（Jacobs 115）。

作为一个文化偶像，梦露身上蕴含了丰富的时代和文化内涵，她那“美丽性感”又“脆弱

天真”的身体形象已经抽象化为一种符号，代表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从身体社会学角度看，

身体从来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存在，身体形象和身体的活动方式受到特定社会文化的影响和

控制。福柯更是将身体纳入权力运作的范畴，揭示了社会文化对身体进行的一系列规训、建

构和改造等隐蔽的操控活动。而欧茨从心理角度对梦露的描写，为我们解读她成名背后的文

化心理提供了契机。欧茨本人也多次在访谈中提到，玛丽莲·梦露是“被打造出来的”（“PW 
Talks with Joyce Carol Oates”172），她在小说中试图还原一个被消费偶像“玛丽莲·梦露”所

掩盖的﹑被人遗忘的“迷失而孤独的女孩”（Johnson 232）。因此，本文将小说纳入消费文化

的语境，分析诺玛·珍成名背后，身体被消费文化规训和符号化建构的过程，以及对她的命运

造成的影响：消费文化借助电影媒介的意识形态操控作用和资本的权力运作，营造童话梦境、

规训女性身体，将诺玛·珍的身体打造成一个消费品符号；然而身体消费的现代性悖论最终

造成她自我认同的混乱和爱情、家庭、事业梦想的破灭。

一、 身体规训和“灰姑娘”的童话梦

从小说可以看到，诺玛·珍走上电影之路，成为电影明星的过程中，电影童话发挥了重要

的影响作用。诺玛·珍出生于好莱坞，年幼的她常被母亲带到电影院看电影。电影里永远都

在上演的“白公主”和“黑王子”的爱情童话使得“灰姑娘”的童话梦从小在她脑子里生根发

芽。后因母亲精神失常、外婆去世等一系列不幸遭遇，诺玛·珍被送进孤儿院，饱尝生活的困

顿和无助，但她的童话梦想却因此变得更加坚定。她常常幻想自己就是童话中的女主角，期

待有朝一日成为最美丽的公主，获得王子的爱情。小说中常常出现的“要饭女”、“小红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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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美人”等童话故事中的人名，以及以童话人物和情节来命名的章节小标题，如“黑王子”，

“王子与要饭女”等，都强调了诺玛·珍的童话情结。童话，特别是“灰姑娘”的电影童话是促

使她去追求“白公主”的梦想、走上演艺道路的心理动因。

在消费社会，电影是消费文化价值观的载体和宣传工具，“灰姑娘”的电影童话背后传递

的是一种身体消费的理念。消费社会是一个以商品生产和符号消费为特征的社会。在这样一

个社会，一切都被物化和符号化，打上了商品消费的印记，身体也不例外。消费社会中的身体

成为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功用性物品，一种与物品同质的符号和一种社会地位能指的资

本，被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称为“最美的消费品”（123）。对于身体在消费社会中的地

位，鲍德里亚指出“消费是身体的消费，身体是消费的身体，身体变成了一种消费身体，变成了

一种消费符号”（123）。为了实现身体的消费价值，消费文化往往通过建构符合男性审美眼光

的女性身体，将其打造成为刺激消费的兴奋点，激发公众的消费欲望。欧茨对玛·珍的心理描

写，揭示了电影童话在女性身体消费品化过程中起到的非常重要的规训作用。

欧茨曾在《当古老的愿望被许下：传统和当代童话》（“In Olden Times, When Wishing Was 
Having: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Fairy Tales”）一文中指出了童话在规训和建构女性身体方面

所起的作用。她指出，年轻貌美是大多数童话女主人公必备的条件，而仅仅美丽是不够的，她

必须是她的王国里“最美丽的人”，而且所有“善良美好”的女主人公都要毫不质疑地接受命

运的安排（264）。在童话中，“美丽”和“驯服”的身体成为女性实现愿望和梦想的条件。童话

对女性身体的这一内在规定和歌颂，实质是性别和话语权力对女性身体的父权制建构，它美化

了女性的温顺和无助，强化了女性对男性权力的顺从及依附地位，在“看”与“被看”中彰显

了男性的权力。正如小说中童话故事里的仙女告诉诺玛·珍的那样，要进入美丽的花园王国

和王子呆在一起，得做个听话的孩子，因为女孩子身体娇弱，永远不能爬过围墙。只有用自己

的身体赢得看门人的心，花园围墙里的暗门才能为她而开。仙女告诉她“你的身体就是玩具

娃娃；你的身体是给别人欣赏和疼爱的；你的身体是给别人用的，你自己不能用；你的身体是

甘美的水果，给别人咬﹑给别人享受；你的身体是别人的，不是你自己的”（《浮生如梦》55）。

在童话话语的规训下，诺玛·珍从小就认识到，要想像“白公主”一样得到“黑王子”的爱情，

她就必须成为美丽又温顺的公主。

在消费社会，电影是发挥童话对女性身体的规训作用、宣传身体消费价值理念的理想工具

和载体。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媒介形式在塑造人的潜意识层面的思维习惯和感知模式

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一种重要的媒介形式，电影能提供“最具有魔力的消费品，即梦幻”，

它“篡夺了真实世界的地位”，将观众变成“梦幻人”（麦克卢汉 351，358）。罗兰·巴特也曾说

过，大众媒体是现代神话的制造者。以电影为代表的媒体文化“在内在逻辑上与现代神话相差

无几，它们都试图为大众炮制一个适时的，充斥着各种意义的梦幻世界”（蒋原伦 96）。小说中

的好莱坞就是一个梦幻工厂，而电影就像一架便捷的造梦机器，为诺玛·珍编织了一个又一个

“王子”与“公主”的童话梦境。同时，电影的可视性特点使它在展现身体的观赏价值和审美价

值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它在生产并展示大量美丽性感的女性身体形象的同时，“将‘看起来漂亮’

的重要性传递给大量观众”，主宰了消费文化中人们对身体的理解（费瑟斯通 334）。

在诺玛·珍成长过程中，电影正是通过不断地讲述童话故事、营造童话梦境，将身体消费

的理念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输送给她，影响了她对身体的理解。生活在电影制造的奇观中，

在电影和童话的双重话语的影响下，诺玛·珍陷入童话梦里难以自拔，迷失了现实与虚构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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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她“多少次迷醉地盯着银幕上的金发公主和黑王子。她的心中渴望着那对命中注定的俊

男靓女，渴望成为他们……”（631），觉得“生命的意义都在电影故事中”（9）。生活在童话梦

幻之中的诺玛·珍把电影中的场景代入自己的生活，用童话的方式来对待爱情和世界，并决

定在电影中追寻自己的童话梦。“黑王子，如果他存在的话，那他就在电影梦里”；她的黑王子

“将在电影梦中等着她，这是她秘密的幸福”（70）。同时，电影里完美、理想的公主形象，作为

身体展示的标准，成为诺玛·珍追求的目标。在她看来，公主就是美丽的象征，“白公主美丽无

比，因为她美丽，因为她是公主”（10）。电影中美丽公主的形象就像一面镜子，成为诺玛·珍

衡量自身身体的参考标准，使她时时处于对自己身体形象的监控之中。

消费文化借助电影童话营造的一种消费女性身体的氛围，作为对女性身体的一种规训力

量，使诺玛·珍自觉地将身体纳入到男性“凝视”的目光下，强化了自己身体的物化和客体化

地位。生活在童话梦里的“灰姑娘”决定在电影中追求自己的爱情梦和事业梦时，她的身体也

进一步卷入消费的漩涡。

二、 身体形象的符号化建构和“白公主”的诞生

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符号的消费。作为消费品的身体，它的外观

和审美价值，而不是生产价值，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越是符合人们审美需求的身体，消

费价值也越大。理想的身体形象往往符号化，成为一种更高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与生活方

式的象征。因此，消费文化提倡一种“身体规划”，即通过对身体的塑造、维护与保养，来提高

身体的符号价值和交换价值。诺玛·珍在电影童话的规训下进入电影行业后，她的身体便进

一步成为消费文化包装、改造和建构的对象。诺玛·珍实现“灰姑娘”的童话梦、成为“白公

主”玛丽莲·梦露的过程，就是她的身体被商品化和符号化，实现消费价值的过程，而电影是

诺玛·珍实现梦想﹑完成“白公主”的身体形象建构的场所。

电影的这一功能是由其商品属性决定的，它的背后是资本对身体的权力运作。在消费社

会，电影不仅是一种宣传媒介，也是一种由电影工业生产制作并在市场上发行的、能够满足消

费者需要的消费品。电影的商品属性决定了它必须以盈利为目的，它的生产和制作要遵循一

种被鲍德里亚定义为符号操纵的消费逻辑，而包装和改造女性身体，利用女性身体魅力吸引

观众是资本获利的重要手段。如费瑟斯通所言，“电影业自消费文化诞生之时就已是形象的

制造者和承办者”（334）。在身体的功用化过程中，“美丽”和“色情”是两个主导主题，它们

是“资本”的两种不同形式，具有符号价值，能对身体进行“赋值”（鲍德里亚 124）。越是美丽

性感的身体，就越能诱发公众的消费欲望。踏入电影行业后，诺玛·珍的身体就被电影工业

资本遵照这两个主导主题，进行了符号化建构和改造。她的头发“由深褐色漂白成了淡金黄

色”（836），不太均匀的发缝用电针除毛法进行了改进；牙齿和鼻子也进行了修补；在服饰上，

给她设计的是能突出身体曲线的紧身衣。“她被有计划地缝进粉红色丝绸无带晚礼服，绝佳的

哺乳动物身体的每一个优美流畅的弧线﹑每一处撩人的凸起，都在衣服的衬托下显露出来”

（563）。她被安排去上嗓音课、表演课、舞蹈课，训练公众场合下的仪态。在美容、整形手术、

化妆品、头发护理液以及假发、服饰等各种手段的修饰和改造下，一个有着发“Mmmm”性感

声音的名字的金发美女“玛丽莲·梦露”诞生了。

玛丽莲·梦露美丽、性感的形象出现在电影后不久，就成功地吸引了男性的极大关注。电

影公映结束后，到处是男性真诚而热切的询问：“那个金发女是谁？那个性感的金发女—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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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谁？”（325）。她参演的电影备受追捧，大获成功，她也很快一跃成为好莱坞炙手可热

的电影明星，她的美丽性感身体形象出现在各种电影和宣传海报中。诺玛·珍也由此演绎了

自己的“灰姑娘”传奇，在电影中实现了自己的童话梦想，变成了美丽的“白公主”。她感到

“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因为她是灰姑娘，而且水晶鞋合脚”（350）。在好莱坞的电影里，她

扮演着一个又一个公主角色；而她自己也深陷其中，不仅在电影里，也在生活中寻找她的黑王

子，她“渴望他们爱她，被带到他们那个完美的世界，沐浴在他们的美和爱当中”（631）。这个

出现在电影、广告等媒体中的“艳丽，性感，头向后仰着，迷迷蒙蒙地眯缝着眼睛，嘴唇挑逗地

撅着”的玛丽莲·梦露形象（491），成为消费社会一个经典的、永久的符号化存在。

这个符号化了的身体形象被资本所生产，又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如鲍德里亚所说，这个

“‘被重新占有’了的身体从一开始就唯‘资本主义’的目的马首是瞻；换句话说，假如它得到了

投入，为的就是使它能够结出果实”（123）。梦露被安排参演一个又一个“浮华粗俗”、制作成

本低廉的电影，给她一些“泡沫橡胶性玩具”般的角色，像展示“鲜肉”一样展示、推销她的身体

（583，588）。除此之外，这个金发公主还为“牙膏、洗发水和消费品做广告”（642），被邀请去参

加广告、杂志的拍摄。她那“美丽”和“性感”的身体形象广泛出现在电视、广告、宣传画册等其

他可视媒体中，她的身体被摄影机和照相机所分割，头发、脸部、嘴唇、手、腿等身体的每一个部

分都被物化为商品，挑逗着男性欲望的目光，刺激他们狂热的消费需求。这个依照男性的眼光

打造出来的性爱天使，依靠她身体所带来的欲望消费，为电影业、为资本赚取了巨额利润。

同时，梦露符号化的身体形象通过电影的媒介效应，成为身体消费理念的宣传和代言工

具。电影将梦露光芒夺目的身体形象，和童话梦幻般生活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她的一举一

动，连同她的服饰、发型、化妆品等引领着消费时尚，成为公众追逐和效仿的对象。梦露的“灰

姑娘”经历更是吸引了无数年轻女性加入了身体消费的行列，为消费文化培养了永不满足地

消费身体形象的需求。她的这个被消费文化规训和建构的身体，又成为规训和建构其他女性

身体的工具。电影打造的这个完美的形象不仅成为其他女性日常生活举止和行为的参照对

象，也使诺玛·珍更加自觉地投入到对身体形象的自我塑造和自我管理中去，进一步对其身体

起到内在的规训作用。诺玛·珍在演绎自己“灰姑娘”传奇的同时，也将好莱坞电影的“灰姑

娘”童话传统延续了下去。

消费文化利用电影等大众媒介的意识形态操控作用和资本的权力运作，成功地完成了对

诺玛·珍的身体规训和身体形象的符号化建构。在这一过程中，诺玛·珍的身体被彻底地物

化﹑性化和商品化，成为一个满载欲望交换符号的功用性客体。诺玛·珍在实现童话梦的同

时，她的身体完成了向最美消费品的蜕变；她在成为无数男性心中的性感偶像和欲望对象的

同时，她的身体成为了能带来巨额的经济利益的消费符号和资本。

三、 身体消费的悖论和迷失的“梦中人”

消费社会对女性身体的符号化建构导致了身体与自我的分离。这个符号化的身体和物品

构成了一个同质的符号网络，承担起体现消费价值的符号性功能，具有“非我”和异化的特质。

然而消费文化是身体认同的文化。克里斯·西林（Chris Shilling）曾指出，在现代社会，“身体

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的核心”（1），即一个人是通过自己的身体感觉，来确立自我意识

与自我身份。个体往往是通过对身体的建构，树立起良好的信心。在消费社会，被异化了的女

性身体成为女性自我认同的标准，对外在形象的观照成为女性寻求身份认同的一种途径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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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它使女性身体获得某种解放和独立价值、给予女性更大的自我展示空间的同时，却消解了

女性自身的审美标准与价值判断，造成了主体性的消解和自我认同危机，体现出一种现代性的

悖论。

诺玛·珍被消费文化打造成“玛丽莲·梦露”后，这个符号化了的身体形象，就成为诺

玛·珍异化了的“自我”。这个在镜子和电影中存在的﹑极度强调外表的自我，也就是被拉什

（Christopher Lasch）称之为“表演性自我”（the performing self）①，成为外界和诺玛·珍认识

自我的方式和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她总是从镜子里和银幕上寻找自己幻想中的白公主形

象，因为她觉得“只有用那种方法才能看见我自己”（37）。她意识到白公主注定要在众目睽

睽之下寻求对自己生命的肯定，“因为如果没有人告诉我们是谁，我们就不是别人眼中的我们，

不是吗？”（10）。

诺玛·珍对身体形象的迷幻作为一种自我异化的力量消解了她的主体性，使她远离自己真

实的情感和愿望，造成了自我认同的危机。从很小的时候开始，诺玛·珍就有了一个“镜子里的

朋友”（37），她想象着镜子也像电影一样，“里面漂亮的鬈发小女孩就是她”（91）。成为“玛丽

莲·梦露”之后，镜子和电影里的金发女郎就成了她的“魔法朋友”，在化妆师的帮助下一次次

应约出现。只要她的“魔法朋友”在镜子里一出现，诺玛·珍就慢慢“陷入恍惚之境”（736），而

魔法就会在摄像机前发生，一个个公主角色就在她借来的身体内复活。然而，面对电影银幕上

那个“像娃娃般﹑泡沫橡胶般巨大女人”，诺玛·珍常常感到一种身份困惑：“银幕上那个东西，

就是我”（11），“银幕上那个东西，那不是我”（566）。同时，这个在镜像中存在的自我作为一种

规训力量，将诺玛·珍囚禁于自恋般的、对身体实行自我监督和管制的形象世界。随着年岁的

增长，她不可避免地陷入对外表形象严重的焦虑之中，她恐惧地发现自己需要越来越长的时间

才能把“玛丽莲”这个魔法朋友从镜子中召唤出来，她的眼睛开始在陶瓷一般的玛丽莲面具里

变得“呆滞无光”（637）。她努力地去修补可能会损毁她的外表形象的瑕疵，而电影里永远那么

完美和光彩照人的“玛丽莲·梦露”形象让她精疲力竭﹑痛苦不堪。在片场，她开始怯场﹑迟

到数小时；对表演感到恐慌，难以进入角色。在巨大的精神折磨下，她变得焦躁，甚至歇斯底里，

几次试图自杀，只能依赖大量的药物使自己镇定下来。精神压力和药物依赖又再次损害她的身

体，加深了她对身体的焦虑。处于恶性循环之中，诺玛·珍的精神面临崩溃。

身体认同的消费文化不仅造成诺玛·珍自我认同的危机，也使她对爱情和婚姻的追求陷

入危机和悖论之中。诺玛·珍希望自己能像童话中的公主那样，在生活中和电影中找到自己

的“黑王子”。然而在成为“白公主”梦露之后，她的爱情和婚姻梦想却难以实现。作为一个

消费品符号，“玛丽莲·梦露”的爱情本身就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消费品，是其身体消费的一部

分。在消费文化的背景下，诺玛·珍对爱情的追求﹑她的隐私﹑绯闻﹑情变﹑结婚和离婚，统

统因为“玛丽莲·梦露”的身份成为媒介产品的组成部分，进入消费的视野。不论她如何努

力，她的爱情和婚姻都注定成为消费社会娱乐大众的谈资，而她对爱情的追求也只能沦为男

性的性爱游戏。例如诺玛·珍在与美国总统的交往中，她曾憧憬着自己这个“要饭女”，终于

获得了王子的青睐，将要变成真正的公主。然而“玛丽莲·梦露”这个身体形象所蕴含的消费

功能，决定了她只能像之前那样，再一次地成为男性的性玩偶。在经历数段失败的婚姻后，诺

玛·珍可悲地发现，她的丈夫爱的“是他头脑中某个金发碧眼的玩意儿。不是我”（793）。因

此，在消费社会，诺玛·珍的爱情和婚姻梦想只能是一个存在于电影和幻想中的泡沫，最终在

现实中走向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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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 玛· 珍 对 电 影 表 演 事 业 的 追 求 同 样 陷 入 身 体 消 费 带 来 的 怪 圈。 本 雅 明（Walter 
Benjamin）曾经指出，电影是一种机械复制的艺术品，电影由于机械复制丧失了艺术的“原真

性”和“永恒性”（8，25）。而且电影演员的表演也成为对意义的机械模仿或单纯复制，并随着

电影的消费品化沦为彻底的商品生产，具有符号消费的特征。作为一名电影演员，玛丽莲·梦

露的成功来自于身体代表的欲望符号和视觉呈现，而不是表演本身，她所扮演的电影角色和在

银幕上的形象已经符号化而被定型。而诺玛·珍却认为，表演是生活，是“一门艺术”（842），

她厌倦了好莱坞制片公司给她安排的模式化的金发女角色和浮华粗俗的性爱电影。为了学习

真正的表演，诺玛·珍到纽约剧团学习舞台戏剧表演，期望成为出色的艺术家。在镜头前，诺

玛·珍一遍遍地重拍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用心体会细微的差异，努力地追求表演的艺

术价值。然而，这一切努力都被电影的消费和复制特征所消解，因为舞台表演所拥有的“原真

性”和“不可复制”的艺术价值难以在电影表演中实现②。诺玛·珍用心甚至用生命扮演的一

个个电影角色，都只能生动地复活了观众心中对金发美女的想象；她越是严肃地对待表演艺

术，越是强化了自己作为“玛丽莲·梦露”的消费符号地位，而她试图转型的电影无一例外地

遭受票房失败。诺玛·珍感到被“这个有那张脸的金发人体模型困住了”，她“只能通过那张

脸呼吸！那鼻孔！那张嘴巴！”（813）。正如小说中另一位女演员指出的：“你是梦露。你所

做的都是梦露……你一辈子都是梦露。你死后也将是梦露”（841）。消费社会对诺玛·珍的

身体消费造就了一代电影明星“玛丽莲·梦露”，却又讽刺性地限制和抹杀了她追求表演艺术

的努力，造成了她对事业的幻灭。

结 　语

在与格雷德·约翰逊（Greg Johnson）的访谈中，欧茨曾提到她要在这部小说中“创造一

个如同包法利夫人一样，具有时代象征性的女性人物”（Oates, Faith 145）。欧茨对诺玛·珍

“心理现实主义”式的书写，揭示了她成为电影明星背后，消费文化利用电影等大众媒介的意

识形态的规训和建构作用，对她的身体和命运产生的巨大影响。她既是消费文化中身体消费

的牺牲品，也是其典型代表和宣传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梦露就是她所处时代和文化的

象征和代表人物，她的悲剧也是时代和文化的悲剧。虽然作者在小说的内页强调了小说的虚

构特征，小说却敏锐地抓住了时代和文化的脉搏，实现了一种“精神∕诗意的真实”（Oates, 
Faith 148）。

欧茨对梦露这一历史人物的书写与重构，揭示了身体与历史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今日

的历史是身体处于消费文化中被改造、被消费的历史，而身体则深深刻写了这一历史的印记。

因此，小说承载了欧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关照，揭开了女性身体被消费文化规训和建构

的隐蔽面纱，以及她们在消费时代所面临的被物化和商品化的境遇。在消费社会，女性看似拥

有更多追求幸福和梦想的自由和权力，却难以逃脱父权制文化和消费文化加载在女性身体上

的禁锢和羁绊。如何在消费的重围中摆脱对身体的控制，成为女性认识和解放自身的一个新

的思考角度和空间。

注解【Notes】
①  参见拉什的《自恋的文化》一书。拉什认为自恋文化成形于 20 世纪 20 年代，它表明了身体与人自身之间

的一种新型关系，其特点就是着重强调外表﹑展示和增强印象的技巧。



·70·

当代外国文学   No. 2, 2017

② 详见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关于“电影演员”一章的阐述。在此章中，本雅明谈到了电

影演员与舞台演员表演的本质不同。电影表演是演员在机器面前自我表演，具有机械复制性，演员会由于

机械再现产生自我异化；而舞台表演是面对观众的，每次都是新鲜的，而且每次都具有原始意义，因此具

有电影表演所不具备的艺术的原真性和不可复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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